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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多种艺术形式构成的“昨日世界”
诊断现代社会文化病态中的悲哀与惶恐
分析酒馆文化、街头表演等新的娱乐方式
读者定位
历史爱好者、欧洲文明爱好者
上架建议
文化阅读、欧洲文明
内容介绍
本书以独特的横截面视角考察欧洲社会19至20世纪文化生活方面的骚动和变迁，作者试图将考察范围扩展至欧洲，内容涉及新娱乐方式的出现带来的文化同质现象、地理及历史演变对欧洲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摄影和电影等新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带来的文化交流革命。
作者介绍
雅克•杜加斯特，法国著名学者，欧洲文化史研究专家。在其研究中，擅长以比较文化的视野，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回顾与阐释中，再现已经沉寂的欧洲社会腥风血雨，重塑早已化为尘埃的历史人物，其作品风格旖丽，语言幽默平实，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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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的文化行为
新的娱乐方式
在欧洲各大城市，城市化的发展和工业化催生的新生活条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休闲观念的逐步转变。从此，随着工资劳动环境下有了休息时间，对于日渐增多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雇工来说，经常性的、有计划的娱乐活动开始取代宗教活动在星期日所占据的地位。在不多年的时间内，一些新生的娱乐形式有了潜在的公众群体，而这些娱乐形式很快就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标志。
咖啡馆文化
20世纪原文似有误，当为19世纪。——译者注最后20年间，我们所称的“咖啡馆文化”在欧洲大部分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文化生活演变的一个典型而惊人的事实，看作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内的断裂和变迁的外在标志。
作为典型的现代交际、娱乐空间，在欧洲各个首都和其他大都市，大型中心咖啡馆数年之内就成为城市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同时它也表现出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之变迁相关的各种危机的症状。在当时，咖啡馆日益明显地取代上流社会或市民阶层的沙龙，后者从17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艺术聚会的主要场所。沙龙是与某位个人（贵妇、政界或文坛的重要人物）或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基本是私人性的，这种性质表现在其特殊形态上，即它的运作须遵循必须的礼仪。即使是能够进入沙龙的人也有被排除的危险，而且被排除的原因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曾对 “沙龙文化”的持久性作了相当广泛的说明，无疑他也提供了有关沙龙机制的最精确的分析。 
1880—1900年，以巴黎的咖啡馆为模式的文学艺术咖啡馆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前者的原型看来是18世纪初设立的普罗柯普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一开始就是作为沙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们是公共场所，从性质上说向所有人开放，不涉及任何入门条件、任何特别的社会身份，不需要公开声称归属于某个等级或圈子。如果说人们很早就发现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某些咖啡馆有专门化的趋向，那通常是由于某种偶然的结合而造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短暂的现象，它从来不导致公开的排他性。某个人或某群人之所以经常光顾某个咖啡馆，这首先与某种纯属自愿自由的选择有关。由于没有了作为沙龙之特征的强制性先决条件（如服饰穿着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特别的行为规范（引见中的礼仪、对等级的尊重、谈话的规则、进餐的方式……），咖啡馆很快就成为有利于各个最不相同的阶层的聚会场所，成为文化同质化的特殊空间。
当时各大文学艺术咖啡馆与报刊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在中欧的一些咖啡馆的例子中也许体现得最明显。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很快就确立了让读者去挑选通常数量很大的日报（或周报）的习惯，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地方性的日报和国家大报，而且经常可以挑选真正的、典型的欧洲国际性报刊。这一习惯至今仍保留在维也纳市中心的某些咖啡馆里，即使在今天，格伦施泰尔、赫伦霍夫和中央咖啡馆的顾客也肯定不见得比它们19世纪90年代的顾客能期待更多。很多文学作品让人联想起这些咖啡馆，还有读书室——这是交流批评意见的地方，但也是很多作家喜爱的写作场所，有时他可以在那里坐上整整一个白天或晚上，无拘无束地观察、倾听、记录，殷勤的服务生、女收银员和老板只是以善意的目光注视着他，并不要求他有特别的财力，一点简单的消费就可以让他不限时地使用这个地方。
在20世纪初的柏林，人们也仿照维也纳的模式，在威廉纪念教堂区设立了文学咖啡馆。19世纪80年代，“小黑猪”咖啡馆就已经成为艺术家和作家们喜爱的聚会场所之一。1889年，人们就是在这里认识蒙克和斯特林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些年中，作家和艺术家最常去的柏林咖啡馆是“罗马咖啡馆”和“西方咖啡馆”，后者被人谑称为“大幻想家”，因为那里面的人埋头于没完没了的哲学和艺术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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